
难忘一中岁月 

 

郑锐 
 

虽然毕业分配都是每年的夏天，但是我的一中岁月却开始于 1990 年春天。

当时安排给我们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八八中文 2班的实习学校有一中、七中、二十

六中等学校，当辅导员老师征求我想去的实习学校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

青岛一中，结果我不但如愿以偿被分到一中实习，而且还被确定为一中实习组的

组长。 

更为幸运的是，当时的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邢德华老师被确定为我的实习指导

教师。在此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跟随邢老师备课、听课，有时也帮邢老师批

改作业，还照葫芦画瓢地写教案。邢老师则手把手地帮我修改教案，一遍一遍地

听我试讲、提出改进意见，最后当我走上讲台正式讲课的时候，我从台下同学们

的目光中收获了信任，从一中实习指导老师和师专带队教师的眼中收获了肯定。

在一中实习组的 10名同学中，我最终被评为了唯一的优秀等次。 

当时的师范院校是统招统分，而且还是二次分配，即按照学生原户籍地统一

分到当地教育局，再由教育局进行分配。那年暑假的一天，我们终于拿到了犹如

盲盒一般的派遣通知单，我被分到的学校是青岛一中。时隔多年，那种心情，真

是既惊讶，又兴奋。来学校之后，负责人事工作的曹守梅主任告诉我：“小郑是

优秀毕业生，是学校特地要来的！” 

就这样，时隔几个月之后，我从青岛一中的实习教师，正式成为青岛一中的

一名年轻教师。 

和青岛的绝大多数中学一样，一中当时是一所完全中学。学校实行的是年级

组与教研组双重管理的教育教学模式，初来乍到的我被学校安排担任初一 3 班和

5班的语文教师。语文集备组是同样属虎的林晓英老师和陈芙兰老师这两位邢德

华老师的同龄人再加上我这个 21 岁生日还没过的教育新兵。和邢老师一样，林

老师和陈老师也都对我关爱有加。记得开学第一天，早晨 8点不到，我刚在办公

室里坐定，教导处的老师就来通知我：“第三节课，学校领导要来听你的课，你

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吧。” 

闻听此言，我只觉得自己的头瞬间就大了！这可咋办呢？ 

就在我六神无主之时，林晓英老师主动对我说：“别慌！第一节课去听一节

我的课。” 

坐在林老师的班里，我发誓，那是我听过的最认真的一节课！ 

林老师讲课的所有过程被我一一记录在案。第二节课和课间操时间，我对照

林老师的教学流程，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备课教案重写了一遍，这份教案至少是我

原先教案字数的两倍！所以第三节课，当工会肖红芬主席和教导处李桂美主任听

完我的课之后，只对我提了一条改进意见，就是希望我讲课的声音能再大一点。 

开学不久，初一年级组的组长徐梅老师通知我同时担任初一 3班的副班主任，

这个班的班主任是张永青老师。1991 年上半年，张老师因为身体原因请假两个

月，我也就赶鸭子上架当了两个月的代理班主任。 

1991 年在暑假结束前的全体教师大会上，我才知道自己被安排为新初一 5

班的班主任，虽然有些突然，但是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新初一的年级组长是王

宝珂老师，也是一位和邢德华、林晓英、陈芙兰老师的同龄人。6位班主任是“四



老”加“两新”，王老师所教的 2 班和 5 班，与我一样，2 班的孙嘉妮也是一位

新晋班主任。 

每天早晨的早自习，王老师都会在各班巡视一番，重点当然是她所任教的 2

班和 5班，她几乎每天早自习都会走进我们班的教室，顺手把两三道题写在黑板

上，而日复一日的这种“小灶”，也使我们班的数学几乎每次考试的平均分和优

秀率都能在全年级获得数一数二的成绩。 

因为我是学中文出身，而且业余时间喜欢舞文弄墨，大学时就是校报的学生

记者，而且还创造过一项据说空前绝后的记录，就是从我入学到毕业的两年师专

学习生涯中，我的文章出现在了每一期那张双旬出版的《青岛师专报》上，而且

那时候我已经常在《青岛日报》和《公共关系导报》发表文章，并且很快成为《青

岛日报》的通讯员和《公共关系导报》的特约记者，所以来到一中不久，学校团

委书记吕文光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高鹰老师就让我担任了《中国初中生报》青岛一

中记者站的辅导教师。不久之后，我所辅导的多篇学生作文就登上了《中国初中

生报》的版面，其中李晓萌的一篇文章还获得了全国一等奖，我所撰写的《有益

开卷当几何——当代中学生阅读调查》与《静止抑或奔腾的旋律——中学校园文

艺活动速写》两篇整版的大特写还相继获得《中国初中生报》的季度好稿。 

我的一篇《初为人师》的散文还几乎同时刊登在《青岛日报》和《人民教育》

上，并且被收入《老师的作文》，这是一篇千字文，在这里不妨照录如下： 

 

从师范院校的中文系毕业，天经地义地得进中学任教。于是在一个秋日的早

晨，我站在了讲台上，我的学生的对面，接受他们对一个青年教师的真诚问候。 

终于告别了十几年高桌子、矮板凳的学生生活，开始领着两个班百十号初一

“小豆子”走向鲁迅、老舍、朱自清的世界。对于角色的转变，虽不像《第二十

二条军规》中的梅杰那样感到无所适从，可也禁不住要想：假如实习时间再长

点…… 

可不是，一周六个教案、十二节课，外带批作业、改作文、查阅教学资料、

个别辅导、看早自习、检查课间操、组织主题班会、与学生家长谈话，一天到晚，

整个成了一尊上足发条的马蹄表。老教师见了，不免打趣道：“怎么样，够你适

应一阵儿的吧？” 

“学到用时方恨少”，不错的。好在不管是教学上小小的疑问，还是班级管

理中棘手的难题，老教师都悉心给予指点，咱自己更肯虚心学习——反正这辈子

当老师是头一遭，当学生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乔伊斯、卡夫卡、波德莱尔们只好暂时被束之高阁了，只有一次播映权的《豪

门恩怨》也连续不上了。有一天忽然觉得该问一句：现在又是哪个歌星开始走红

了？ 

觉得累吗？ 

确实有一点。可每当轮到课堂上自己精心设计的问题引出一排排高举的臂林

时，办公室里的促膝谈心，终于让调皮鬼们发生转变时，特别是骑车走在街上听

到学生们齐声叫出“老师好”时，那份愜意，真想找个人分享。难怪老同学相见，

一个个总免不了充满自豪地抢着说“我学生”，“我学生”的。 

初秋天气，早晨走得匆忙，套头衫给穿反了。待我发现时，早自习已经过去

大半。一边想着明天该再早点起床，一边在心里敲起了小鼓：可别让学生瞧见，

为人师表，衣着整齐是少不掉的。 

可是已经被个别学生看到了，而且还写进了观察日记，甚至拿这件事跟鲁迅



的老师藤野先生的穿戴马虎作比较，最后竟然落笔在同样对教学的一丝不苟上。

一阵脸红，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漾上心头。将来有一天，也许会真的无愧于诸

如此类的文字？ 

有一阵班里时兴起外号，居然上着课就叫了出来。这还了得，写检查、叫家

长……一个个办法从脑子里闪过，又一个个驳倒。当我把那个“肇事者”叫起来

的时候，我只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他先是一愣，低着的头抬了起来，接着

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是人。” 

“大点声！” 

“我是人！” 

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感受，除了教学生认字读音之外，更得教他们怎样把

那个一撇一捺的“人”字写得端端正正，念得响响当当。 

教师节前后，看到老教师们收到的那厚厚一撂寄自天南地北的问候信、敬师

卡的时候，我禁不住悄悄地、甜蜜地对自己说：会有的，我也会有的…… 

 

记得最早知道我的这篇文章在《人民教育》上发表，还是与张君一主任一起

在学校办公楼外的报廊看报的时候，老先生不经意的一句浅浅的表扬：“小郑不

错嘛，文章能发表在《人民教育》上！” 

在此之前，我除了与老先生在图书馆和阅览室里打过几次照面，印象中几乎

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可是老先生居然关注到了我，而且关注到我写的文章！要

知道，张主任一生奉献给教育，奉献给一中，是一中人人尊敬的大先生！ 

在一中的那些年里，做一个年轻教师，真是何其幸也！ 

作为年轻班主任，王宝珂老师几乎就是我们班的半个班主任。从 1991 年到

1994 年，我只担任过一届班主任。1994 年中考的时候，我所担任班主任的初三

5班在当时的 6门中考成绩中，语文、数学、化学三门课程平均分年级第一，政

治成绩名列第二，总成绩和优秀率也都名列前茅。 

照这样发展下去，也许今天我也会成为一名还算不错的教师。 

虽然有文章的白纸黑字，可是必须承认，我食言了。 

在一中的几年时间，我有几次离开学校的机会。第一次是 1992 年，因为我

担任《中国初中生报》一中记者站的成绩比较出色，所以被聘为青岛记者总站的

辅导教师，当时青岛十九中的团委书记王刚，也是《中国初中生报》青岛记者总

站负责人曾多次动员我去十九中工作，但是我觉得还是愿意待在一中。 

第二次是 1993 年，邢老师通知那一年的全市青年教师评优课由我代表学校

来上。记得当时我选了一篇描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补充教材，邢老师和集备组的

林老师、陈老师都觉得，补充教材没人讲过，虽然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但也没

有任何框框，是个不错的选择。最终我凭这堂课，一举获得了全市青年教师评优

课优胜奖。邢老师在通知我获奖的同时，还对我说：“小郑，你中学是九中的吧？

九中的马老师是中心组成员，他知道你中学时候就获得过山东省作文竞赛一等奖，

他听了你的课想和你聊聊。” 

不久之后的一天下午，我去到了自己中学 6年的母校青岛九中，马老师开门

见山地对我说：“母校需要你！”而且表示，只要我同意，调动的问题可以让学校

之间谈，甚至马上就准备领我去见校长。不过，这一次，还是被我婉言谢绝了。 

现在想来，那时候崂山一中还没改为青岛五十八中，九中绝对是除二中之外

的青岛第二，又是我的母校，青岛十九中是一个上升势头很猛的学校，有时候高

考成就甚至超过一中和十七中两所省重点学校，他们的校办工厂还在全市的中学



中赫赫有名，据说老师的课时补贴和班主任津贴都比别的学校高出不少，究竟是

什么原因让我两次婉拒这种看似更好的发展机会？我至今也无从解释。 

也许是贪恋学校那丰富的藏书？也许是喜欢教师、高中和初中三个阅览室看

不完的杂志？也许是能够在午休时和王颖海、杨宝罡、封光、逄伟、孙嘉妮等青

年教师经常一起的够级、保皇？也许是课外活动时间和褚玉霞、邢桂范、孙雪梅

这些老师在乒乓球室度过的快乐时光？也许是暑假办旅馆值班时一晚上看完一

本《老人与海》的珍贵记忆？谁知道呢！ 

第三次机会我终于非常动心了，那是 1994 年我在参与写作我的大学老师尚

永善老师主编的报告文学集《走向辉煌》时，我结识了他的大学同学，时任青岛

市教科所的钱惠琪所长，印象中钱所长是一位南方人，很慈祥，在听了尚老师的

介绍，并且得知我几乎每年都在《青岛日报》发稿超过 20 篇之后，几乎立即敲

定准备调我去教科所编辑他们的一份内部刊物。 

可就在差不多同时，我接到了青岛电视二台录取我的通知。我上小学的时候，

正是改革开放之初，那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当很多同龄人的理想是当科学

家、工程师的时候，我的理想却是当一名记者，这也许是受我祖父张喟兹先生的

影响，他曾是一位老报人，《卧火藏龙》作者王度庐的连载小说大多由他编辑发

表，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是因为我在一中工作的缘故，让我找到了多位他老人

家的旧友。 

一位是闵光宇先生，他比我外祖父小几岁，因为写稿使他们相识、相知、相

熟，我外祖父曾经介绍闵先生到黄台路小学任教，我外祖父做地下工作去杨家山

里解放区之前，只向他透露过这一消息。解放后闵先生曾在二十四中担任语文教

师，他的儿子闵祥超一中毕业后考入山东大学数学系，后来曾任一中教导处副主

任，不过我到一中之时，他已先后担任青岛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市副市长了，因

为闵市长是一中的老人，学校很多同事都知道他的父亲闵老先生一直住在 2 路电

车总站旁寿张路的一座里院中，所以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闵老先生。从寿张路到掖

县路再到江西路，从此之后直到闵老先生去世的长达十几年间，每到过年过节，

我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在最初的那些年，每当我们见面时，他都会拿出他搜集

到我新近发表文章的简报，并且称赞我的文章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一位是我外祖父做地下工作时发展的下线郎益盛老先生。我小时候曾经见过

他，也知道他住在西镇，但是好多年已经没有联系了。有一天初一 1班一个女同

学来办公室向刘瑞光老师请教问题，刘老师教过她的父亲，所以对她比较关照，

她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刘老师说：“郎娜你很聪明，老师希望你要像你爸爸上

学时那样刻苦认真！”姓郎的人很少，所以我一听这个学生叫郎娜，所以立即追

出去问她：“同学，你认不认识郎益盛？”她说：“那是我爷爷！”我说：“我姥爷

和你爷爷是多年的朋友，我想去看看他。”于是当天中午，郎娜就领我去见了朗

老先生。从他老人家那里，我知道了很多我外祖父的事情。 

还有一位是鲁海先生，作为文史专家、青岛市图书馆馆长，他为青岛文化做

出过巨大贡献。1993 年底，我给《青岛日报》采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大特写《棚

户区的诉说》。稿子写完了，当时的特刊部主任张志强希望采访我采访一位文史

专家，让稿子更加厚实一些，我首先想到了鲁海先生。因为鲁老的长子鲁勇老师

当时是一中的图书馆馆长，所以我很容易就去兰山路鲁老的家中完成了采访。采

访结束后，我问鲁老是否认识我的外祖父张喟兹先生？他说：“岂止是认识，我

比我外祖父小十几岁，我俩是忘年交。我的处女作就是你外祖父给我发表的，1949

年 6月 2日青岛解放的时候，我们两人在一起，我是你外祖父编辑的《青岛解放



号外》的第一位读者！” 

因此在青岛市教科所内刊编辑和青岛电视二台记者之间，我还是选择了后者。

但当时的情况是从教育口调往外单位非常困难，真心感谢一中上下没有给我这个

教育的“逃兵”设置太多障碍，最终使我如愿以偿投入了电视台的怀抱！ 

虽然离开了一中，但我感念一中对我的培养，我也一直心系一中，关心着一

中的发展变化，还曾多次应邀回一中采访报道。10年之前，一中建校 90周年校

庆的时候，我为学校制作了长达 20 分钟的专题片《为生存与发展奠基》,记得其

中有这样几段解说词： 

 

从私立胶澳中学到公立胶澳中学，从青岛市立中学再到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

虽然几易其名，但是学校“名流创办、名家管理、名师执教、名人辈出”的办学

方向从未改变。作为青岛历史最长的公立中学，学校在办学规模、师资力量、教

学水平等各方面长期处于全市领先水平。 

走进青岛一中校史馆，人们可以知晓，顾随、王统照、王玫、陈翔鹤、赫保

真、于希宁，这些在文学界、艺术界颇有成就的大家，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经历

——青岛市中或青岛一中教师。 

余修、于黑丁、周浩然、黄宗江、李鼎文、于宗先、逄先知、罗干、曲钦岳、

陈昌本、王学贤、鲁海、袁行霈、田兆钟、潘霞、闵祥超、常德传、张瑞敏、刘

永康、郭川、邢广梅、黄晓明，这些各自领域内的佼佼者，他们都曾有过一个相

同的身份——青岛市中或青岛一中学生。 

 

短短几年的一中岁月，是我人生履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是我走上社

会的起点。我离开一中已有 30个年头，迄今我已在青岛电视台工作 30年，我在

电视台干过新闻记者、编辑，做过《赢在青岛》、《今日财经》、《今晚》、《青岛故

事》等多个栏目的制片人，主编了《青岛文脉》、《感动在身边》等多部新闻作品

集，担任过《青岛之子》、《汉字之光》、《青岛先生》、《红色足迹》、《青岛城记》

等多部纪录片的总编导、执行总编导，担任总编导组成员的《血铸河山》、《40

城 40年》等多部纪录片荣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我还是青岛电视台首次航拍《飞

越青岛》大型画册的撰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腔多部传统剧目的电视编

导。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也仍旧笔耕不辍，迄今已经出版了《净土热土》、

《细节青岛》、《蔚蓝文化——青岛》、《青岛的海》等多部文学作品，我的长篇报

告文学《山海作证》成为山东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另外我还发表了多篇小说、

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时，我的那篇名为《王尽美

先生》的报告文学获得了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奖励，我在开篇这样写道： 

 

德国占领青岛的时候，那些日尔曼人在它这个东方殖民地先后修筑了三大兵

营，它们分别是伊尔底斯兵营、俾斯麦兵营和毛奇兵营。其中伊尔底斯兵营如今

仍是一座兵营，而且它从建成到现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差不多都是作为一处兵

营存在着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一度作了

胶澳中学的校舍。现在看来，这座位于太平山南麓占地 240亩的院落作为一所中

学来说的确是大了一些。 

我最早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那时我还是一

名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青岛一中的年轻教师，有一天我突然对我任教的这所学

校的历史产生了些许的兴趣，于是我并没费多少气力就知道了胶澳中学其实就是



后来青岛市立中学和现在青岛一中的前身，当然一中那时早已搬离了太平山麓而

偏居市区一隅。 

青岛一中之所以知名，一种说法就是它在历史上有着很好的师资，王统照、

陈翔鹤、汪静之等文坛巨子都曾在胶澳中学以及市立中学任教。后来我又得知甚

至连王尽美先生也曾在胶澳中学的一间教室中进行过一次讲演，于是便禁不住四

处翻阅了关于他的一些资料。 

 

每当我的电视或者文学作品获得较高评价之时，无论台内、台外，熟悉我的

人经常还会再来上一句：“人家当年是青岛一中的老师！”我把这句话，当做一句

至高无上的嘉许。 

迄今为止，我和我唯一担任班主任的那班学生还保持着长久的情谊，尤其是

傅东升、冯广和、于鹏、昝慧等一众同学，有的虽然距离遥远，但却经常互动，

我开玩笑说：“你们的学习生涯有很多老师，但是我的教学生涯你们却是我的唯

一！”我与王宝珂、鲁勇、耿丽华、邢桂范、姜婷、郭文雯等一中人的情谊同样

跨越时空，绵延至今！ 

几个月前，康国老师召集我和封光、逄伟、孙嘉妮、王颖海等几位老同事见

面，除逄伟和孙嘉妮这对一中伉俪之外，我和封光、王颖海也都携夫人出席，可

是一场聚会下来，我们桌上几乎说的全都是一中往事，往事并不如烟！ 

一中短短几年的岁月，令我终生难忘，让我魂牵梦绕。直到前几天，我还梦

回一中，梦回那久违的课堂…… 

转眼之间，一中即将迎来百年华诞！我为自己曾经是一中教师而骄傲，我为

一中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郑锐，生于 1969年 10月，1990 年至 1995年在青岛一中工作，青岛市广播

电视台主任编辑、青岛市作协常务理事、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